
编
辑
编
辑

陈
洁
陈
洁

版
式
版
式

胡
骏
胡
骏

校
对
校
对

陈
乐
陈
乐

AA0808

··
城
市
山
林

本版投稿邮箱本版投稿邮箱
jjwbjhzk@jjwbjhzk@126126.com.com

2022年2月20日 星期日

扫码关注“京晚江花”
把美文读给你听

作者自 述
唐红生 笔名怦

然，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江苏省作家协会
会员、句容市作家协
会顾问。热爱生活，
喜欢户外，行走于山
水之间，闲暇之余，
用文字记录足迹，抒
发胸臆。

作者自 述
秦聿森 镇江市

人，已退休。镇江市
作协会员，镇江知青
作协会员。自幼喜
欢散文，1990 年起有
文字发表于《镇江日
报》《京 江 晚 报》。
2020 年由江苏人民
出版社出版自集散
文《锦灰碎檀》。

雪舞葛仙湖雪舞葛仙湖
■ 文/唐红生

南山南山，，换了新颜换了新颜
■ 文/秦聿森 图/如昨

南山南山

新年的一场大雪如约而至。雪
乘着嗖嗖寒风，迈着轻盈步履，以优
雅的姿态来了。雪漫天飞舞，直舞
得天地间白茫茫一片，空气温润了，
周边变得有味了、有境了、有灵气
了。这可乐坏了市民，纷纷走出家
门，踏雪、赏雪、玩雪。改造一新的
葛仙湖公园便是好去处。

公园内大圣塔、三台阁、华阳书
院、石牌坊，重檐斗拱在风雪中更显
古色古香。“横卧仙湖汇华阳天宝，
高耸圣塔聚福地灵气”，读着高大牌
坊上镌刻的这副楹联，我忽地觉得，
塔是一支巨笔，阁像一副笔架，湖似
一方砚台，书院如一沓宣纸，正下

“笔”如神，挥毫泼墨，晕染出一张饱
含诗意画面，描绘出一幅富有清雅
之作。

近百米的“笔”开始灵动起来，
九级琉璃瓦面已被白雪覆盖。翘角
下悬挂的铜铃随风摇荡，发出叮叮
当当之声，清脆入耳。

“笔”正书写着公园的前世今
生。葛仙湖从郭西塘演变而来，郭
西塘顾名思义即位于城西的一方池
塘，经不断改扩建，如今已成为融人
文景观、自然风光、防洪排涝于一体
的公园。因句容是东晋道教理论
家、著名炼丹家和医药学家，世称

“小仙翁”葛洪的故里，为纪念这位
历史名人，更名为葛仙湖，并建有葛
洪纪念馆、葛仙观。

松竹梅在“笔”下傲骨凌雪，楚
楚动人，“岁寒三友”被描得有声有
色。你看，雪松上有了积雪，才谓之
雪松，才愈显苍翠挺拔。雪穿越竹
林，打在叶上，脆生生的，竹影清浅，
雅韵顿生。“挥毫落纸墨痕新，几点
梅花最可人。”雪花晶莹洁白，梅花
枝头绽放，梅雪同争春。踏雪赏梅
最饶有情趣，无怪乎唐代诗人孟浩
然经常骑驴雪中寻梅。在雪的映衬
下，梅枝疏影横斜，缕缕暗香随飞舞
的雪花盈鼻。雪似乎沾染了梅的香
气，脑海中立刻闪现“香雪”一词，我
知道这是梅花的雅称，但此刻的雪
也是“香雪”了。

树在画中是不可缺少的。香樟
撑起了巨大的伞，肥大的叶终遮不
住狂舞的雪。杉林中的叶尚未落
尽，树影婆娑，抑或等候簌簌飞雪，
不经意间，枝丫上已是一坨坨雪，滋
润了枯枝，了却了一个心愿。柳树
舞动起丝丝长发，洗涤尘埃，以洁净
的身躯迎接嫩芽初现。雪特别眷顾
叶落成空的树，带着万般柔情轻盈
而来，落满枝头，宛如梨花盛开，竟
把枯枝瘦影装扮成玉树琼枝。

几只鸟被银装素裹惊艳了，或
在树上跳来跳去，看雪缥缥渺渺；或
栖息在枝头，静听雪打叶的韵律，画
面因此而生动起来。

书院这“宣纸”上早已画好了脊
饰、马头墙、花格窗，时光仿佛穿越

千年。原本的粉墙黛瓦，被雪勾勒
得素色雅致，平添书卷之气。书院
前的李春芳塑像一身素白，他是明
嘉靖年间句容籍状元。如此才华横
溢，想必也为如何描写眼前美景而
犯愁。

雪一个劲地曼舞，笔也不住地
挥洒。湖面淡烟微澜，亭台楼阁迷
离朦胧。“三潭映月”幻化成“三潭迎
雪”，尽展迷人身影。漫步九曲桥，
雕栏玉砌，通往湖心亭。亭下人静
静地看雪的潇洒姿态，听雪落水中
的清音，沉醉于宁静与淡泊之中。

拱桥上，情侣相互依偎，任晶莹
剔透的飞雪飘落发间。或掬一捧
雪，抛向天空，雪落在脸颊，感受由
凉转暖的惬意。此情此景，不免让
人遐思“断桥残雪”之意境。

纷纷扬扬的雪浪漫了葛仙湖，
也浓厚了人们的兴致。打雪仗的，
兴致勃勃，回味童年往事；堆雪人
的，创意十足，尤其是几只老虎造
型，或虎头虎脑，或虎虎生威；拍雪
景的不断变换角度，陶醉在镜头
中。几位女子特意穿着汉服拍照，
宽衣阔袖，婀娜多姿，如一道流动的
风景。几位老人踏着雪，什么话也
不说，静心聆听嘎吱嘎吱声响，回头
看看身后串串脚印，生活这般美好！

雪是报春的使者，雪融春水生，
我分明嗅到春天的气息，嗅到百花
的芬芳。

曾经的工作单位和公司，都在
南山附近。

工作单位背靠磨笄山，紧邻鹤
林寺。面对黄鹤山和米芾墓。

有一条小路向南直走，向东偏
一点是竹林寺，向西偏一点是招隐
寺。单位的北面是水泥厂、硫酸厂、
磷肥厂。再西北是黄山水泥厂。向
南去，是上铁水泥厂，采石公司。当
年见到的可不是“米山烟云”，而是
滚滚浓烟和漫天黄土飞扬，老远就
能见到许多烟柱和弥漫着的灰云。
见到的树叶，终年上面都蒙着一层
土。要说脏，除这里之外，才轮到苏
北路。

我的单位也不干净，做的是水
泥预制板，终年跟沙石水泥和水打
交道。这里是建材集散地，不是这
家做预制板，就是那家做水泥管。
道路凹凸不平，载重汽车轧的。污
水横流，水泥路面轧碎了，下面的黄
土变成黄水，车一过，冒一阵黄水。
没有人敢穿白衬衫，洗两水以后，白
的也成了灰色的。春节前晒“粉子

面”，必须蒙上白纸，隔着纸晒，要不
然，准给撒上一层“胡椒面”。这里
的人，最盼望着山清水秀，丽日蓝
天。

小时候总是唱“我们的祖国像
花园”，却不料，我们现在很多人就
住在花园一样的地方。

别人都赞叹南山是镇江的一块
翡翠明珠，我却是见着它一点一点
地蜕变，一点一点由丑小鸭变成如
今的大家闺秀。那些大烟囱没有
了，那些破房子没有了，路宽了，树
长起来了。山，一天一天地变青。
天，一天一天变蓝。都想逃离的地
方变成了人人向往的文苑雅阁。我
一年要来好几次。春天来看花开花
谢。夏天来听松风竹涛。秋天来赏
红叶黄叶。冬天来看琼楼玉宇，看
冰湖雪树。

很多年前，竹林寺没有楠竹，即
使有竹子也是长得矮趴趴的像茅
草，只能做大扫把的那种小竹子。
农家有竹园，粗者盈盈一握。未见
太粗的，可做晾衣竿或者锄头柄，细
者略约拇指，砍来作帐杆竹或是钓
鱼竿。南山多是马尾松，长不高，也
长不大，读苏轼“明月夜，短松岗”，
我就想到这里。

现在呢，进入南山北大门，向右
行，山路渐斜。青翠扑面，有树有
竹，九曲迂回，山行渐高，北望城市，
楼台林立，大江缥渺。一直到电视
塔，山到绝顶我为峰，揽云呼气，得
豁然开朗的胸襟。

向左行，过广场，过小桥，花间
楼台点缀，一桥又是一桥，随水色蜿
蜒向前，到了珍珠水库，看水清无

涯，一片清波荡漾，隔岸的小亭映在
水中，若在云中，青山有薄烟淡雾半
掩，南山有了仙气。清风拂面，鸟声
盈耳，竹滴清露，涧水淙淙，此地无
酒亦能解忧，好一处养生去病之地。

“残月湖”附近，稍显荒芜，却又
野趣横生。数里长，百米宽的“残月
湖”原来是一个采石的宕口。现在
成了游泳爱好者的胜地。这里水深
无底，水质上佳。北面山色嶙峋，正
挡住西风，此处好冬泳。西边有一
家叫“日月潭”的“农家乐”。“农家
乐”里亭台楼阁，花木扶疏，有鸡鸣
狗叫，有无数的盆栽。有一洞，连
湖，高出地表，于是，若有小溪出水，
作出江南水乡模样。有竹，有梅，有
菊。时有炊烟袅袅，那是有客订
餐。其余时间，大门紧闭，阒无人
声，又是一番幽静神秘之态。

山 上 有 高 崇 寺 ，山 下 也 闻 梵
音。寺中两棵古银杏。每到秋深，
风吹脱叶，遍地都是黄金甲，成摄影
爱好者打卡胜地。

我深秋时从西大门入口，沿山
路进入深山。西风，不见了威风。
却见竹箭旧生，新花依然，不时地看
见露土的太湖石。空山不见人，但
闻鸟语响。红日松间照，满眼是绿
芒。走进去时我是凡人，走出来时，
我已经两腋生风，脱胎换骨了一样。

今日的南山，二三十年间，沧海
变桑田，旧貌换新颜，谁不说家乡
好，这样的家乡才是真的好。

一个人走一趟南山，不知不觉
地走到了“八公洞”，竟是不辨东西，
问人，才摸到了回家的路，大约我是
醉了。


